
带给市民艺术体验

唤醒生活热情

点亮心灵之光

●“银发动心日”：用艺术的方式回应社会
的真实需求

8月4日晚，天美艺术街区的“银发动心日”
活动热闹开场。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带
来《黑老虎：拓印的艺术》公开美育课，美院师
生同步在现场指导中老年市民手绘扇面、灯
笼，人人都能亲手完成一件专属艺术作品。

退休前做过小学美术教师的周阿姨，退休后
多年没碰画笔，总觉得和当下的艺术环境脱节
了，抱着“捡回画笔”的心态来到现场。热闹的街
区氛围完全打破了她的预想，巴掌大的空白扇面
刚好适配“手生”的状态，身边的学生志愿者耐心
陪着她一步步勾线上色，没有刻意的特殊照顾，
只让她觉得自己是平等地来享受艺术。

邱志杰院长那句“什么时候接触艺术都不
会太晚，正如什么时候恋爱都不会太晚”，暖透
了全场人的心。一开始笑称“画扇面是老太太
的事儿”的老大爷，最后画得比谁都投入，举着
画完的蝴蝶扇面逢人就夸“我这蝴蝶是活
的”。活动结束后，周阿姨不仅重新找回了画
画的手感，还在美院摄影系老师的掌镜下，在
粉红爱心墙前拍了一张手持玫瑰的纪念照，约
好了老姐妹们以后要常聚在一起画扇面。

一辈子在车间干活的退休工人赵大爷，本
来是被老伴儿硬拽来的，进门之前还打算找个
角落坐着等。被志愿者邀请去听拓印课后，邱
志杰院长“碑刻是凝重的文字，一刀刀刻出来
的字，比写在纸上更郑重”的讲解让他入了迷，
上手之后越拓越投入，连手总抖的小毛病都在
学生的指导下慢慢调整过来。完工后老伴儿
捧着他的第一幅拓印作品，认真地说：“这张回
去得裱起来。”结婚四十多年总被老伴儿嫌
“木”的赵大爷，那一刻心里暖得发烫。

忙了一辈子的社区工作者朱女士，刚退休
时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零基础的她在现场同
时体验了画扇面和拓印。一位不敢上手的阿
姨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完成作品，小声说出“原
来我也行”。朱女士瞬间被这句话戳中了心底
最软的地方，她感慨这场活动让所有中老年人
都明白，不管多大年纪、有没有基础，你都可以
创造，原本找不到方向的退休日子，一下子又
重新有了盼头。

●少儿IP创意定制：圆孩子的科技艺术梦
天美艺术街区里，一场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科

技艺术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奇思妙想第一次跳
出纸面，变成了能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作品。

张修鸣小朋友拿到自己亲手做的专属手
办时，眼睛亮得发光：“以前画画只能落在纸
上，现在我脑子里想出来的小人儿，居然能直
接打印出来拿在手里！电子掐丝珐琅也特别
有意思，花花绿绿的纹样看着就喜欢，原来3D
建模一点都不难，做完之后成就感特别足。”赵
嘉树小朋友也对完整的创作过程印象深刻，他
一直对美食和设计很感兴趣，从前总怕自己画
不好，这次从构思创意、AI生成到最后打印出
成品，全程独立完成，彻底打破了“3D是大孩子
才能学会的东西”的刻板印象，把自己喜欢的
图案一点点嵌进掐丝珐琅作品里，心里满是藏
不住的开心。

此前天津美术学院的师生在社会美育实
践中发现，市面上不少美育项目门槛偏高，不
管是传统学院派创作，还是3D建模这类科技与

艺术融合的内容，都有不低的技术壁垒，很多
孩子满脑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却很难快速上
手，把想法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作品。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天津美术学院立足服
务天津地方文化建设的使命，自主开发了轻量
化的配套操作软件，大幅降低技术学习成本，让
普通孩子也能快速接触AI赋能的3D建模创
作。这套课程采用由浅入深的阶段性设计，首
期就推出了“人工智能+3D打印+电子掐丝珐
琅+个性化手办模型”的特色内容，把非遗传统
技艺和现代数字科创手段完全融合在一起。后
续天津美术学院还将继续拓展边界，探索版画、
中国画和3D技术的创新融合，依托美院的专业
师资资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术的同时，培
养青少年的数字创新思维，为本地青少年美育
探索出一条全新路径。

不少家长也对这种模式给出了很高的评
价。张修鸣的妈妈庞女士说，原本以为3D建模
门槛很高怕孩子学不懂，看到孩子拿到手办时
兴奋的样子，才发现这种把非遗和AI结合的形
式，能让孩子主动动手和思考，在玩乐里就把
知识学到了心里。赵嘉树的爸爸则更看重课
程带来的思维改变，这套不局限于临摹、鼓励
大胆输出创意的模式，能让孩子学会主动思
考、大胆试错，同时触摸传统文化、接轨现代科
技，对综合素质提升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

搭建艺术家展示舞台

记录城市来时的脚步

书写人与故土的羁绊

●《县城县城——后千禧年的城镇化艺术
经验》：读懂城镇化进程里的乡愁与力量

作为天美艺术街区“青年策展人展览”计
划的首展，《县城县城——后千禧年的城镇化
艺术经验》自开幕以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艺
术爱好者专程来津观展，展览用最朴素真实的
作品，跳出“网红滤镜式”的怀旧套路，精准戳
中了不同代际观众的共同记忆。

专程从河南来津看展的小李说，作为一名
理工科的研究生，自己平时接触的都是理性的
理论和数据，很少感性地回望家乡变化，他觉
得这场展览，把县城一边建设一边慢慢蜕变的
状态拍得格外真切，年轻人离乡求学、老城逐
步翻新，完全贴合他们这代人的成长处境。土
生土长的天津观众王先生看完展览也格外触
动，展览里留存的老工业痕迹、新旧交替的日
常画面，让他想起了年轻时天津的老厂子、老
街道，看着心里满是暖意。

王新宇和马凯是两位千禧年前后出生的
年轻策展人，他们策划此次展览的初衷就是抛
开美化后的怀旧套路，用真实的影像和作品，
还原千禧年后县城城镇化的原生样貌，不讲空
洞大道理，只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与成长碎
片。布展期间他们做了不少细节调整，最让他
们印象深刻的是弱化了《时间·羽化》的原视觉
重心——火凤凰，把作品里的缝纫机元素挪到
了整组作品、乃至这片展区的中心位置。这件
老工业时代的代表性物件，刚好呼应了展览核
心：城镇化从来不是凭空崛起，是靠着传统手
工业、轻工业一步步迭代而来的。

参展的青年艺术家们也都把“人的处境”
放在创作核心：张钊瀛把作品打造成“异托邦
剧场”，通过视觉编排，上演“后千禧年城镇化”
的隐形剧本；郭双顺着自身家庭从乡村到城镇
再到城市的变迁轨迹创作，让千万普通家庭的
缩影被看见；杨美硕用架上绘画搭配带着生活
痕迹的旧家具，让不同时代的记忆在展厅里完
成对话；王虹则把目光对准长期被艺术创作忽
略的县城载体，用作品《离巢》记录年轻人与故
土的羁绊、告别与回望。

不少美院的学生看完展都深受启发，原
来创作不必一味追求宏大叙事，那些被忽略
的县城日常、个体经历，本身就藏着最动人的
表达力量。这场展览最终想传递的，从来不
是刻意美化的怀旧，而是让千禧一代看见自
己的成长底色，读懂城镇化进程里朴素又热
烈的向上力量。

●《回忆在生长——被读档的千禧日志》：
拆解城市历史回忆旧时光

《回忆在生长——被读档的千禧日志》展览
拉开帷幕后，前来参观的观众也是络绎不绝。观
众纷纷表示，这个展览的整个场域让人感到没有
距离感，很亲切。每件作品都能引起不同程度的
共鸣。

青年策展人白庭瑄、凤媛媛共邀请了九位艺
术家来参展，作品类型涵盖国画、版画、油画、插
画、装置艺术和微缩模型，艺术形式多元，且作品
的思想内涵都无形中指向了对童年时光的温情
回忆。这种温和的、温暖的视觉感受与作品理
念，也正是与展览主题所契合的。

参展作品《匿忆之匣》是青年艺术家周芳舟
在2025年完成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主体部分
大多是我在旧货市场收集来的老旧抽屉，然后把
它们组合成了一个1.6立方米的装置，其中每个抽
屉都可以被观众拉开，里面陈列着各种老物件，
比如说一些黑白的照片，一些儿时玩过的铁皮玩
具，老人用过的针线盒、算盘，等等。”
“这件作品是想让它成为一个记忆的容器，

想要邀请观众在拉开的过程中跟我共同创作这
件作品，观众可以在上面进行简短的留言。我认
为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抽屉，他们收纳的东西虽
然有些已经不再使用，但是仍然舍不得丢弃，承
载着很多的情感。所以为了怀念、纪念，我就创
作了这样的一件作品。”

在这个作品靠右侧的一个抽屉里，许多票根
和一些老旧的胶卷引起了观众的美好回忆。“这
些票根上面的一些景点可能现在都已经不收费
了，里面还有很多照片，算是一个记录和见证
吧。它可以串联起整个回忆。”周芳舟说。

另一件本土艺术家作品《白河》，出自从小在
北运河边长大的艺术家李九儿之手。“白河”是旧
时天津百姓对北运河天津段的本土称呼，曾被各
国译为“Pai Ho”。从天津美院写意人物系本科读
到版画专业研究生的李九儿，刻意跳出宏大叙事
的框架，以自己从小到大在运河边生活的景观碎
片为线索，用版画语言反复打磨同一组日常图像，

把那些被时间慢慢掩埋的河岸生活片段重新梳理
出来。李九儿没有在创作之初就设定好清晰的最
终样貌，更享受在创作过程里慢慢拆解个人过往、
拆解城市细碎历史的状态，让画面在推进中自然
生长出最终的模样。

组织青年学术沙龙

为都市艺术注入年轻生命力

长出天津文化最鲜活的肌理

华灯初上的海河岸边，天美艺术街区的公共
空间里，“海河之夜·天美研究生夜谈”活动现场正
围坐着满屋子观众。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没有
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一群天津美术学院的青年
研究生，把自己工作室里的创作草稿、研究笔记、
创作背后的鲜活故事直接搬到了夜晚的街区里，
在晚风里和普通市民面对面聊起了艺术。

这场聚焦天美研究生原创研究与创作实践的
活动，打破了艺术、科技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无形壁
垒，用松弛又有温度的现场感，把街区的艺术氛围
揉进了海河的夜色里。不少抱着“艺术分享会肯定
很深奥”的想法来的观众，刚坐下没多久就完全放
下了顾虑。艺术爱好者赵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原
本以为这类专业分享会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没想
到研究生们讲得格外生动接地气，从最初的创作思
路、作品背后藏着的生活故事，到现场随手展示的
创作小样，全程没有门槛，完全是一场敞开的交流。
“这种开放轻松的氛围太难得，普通人不用

踮脚也能走进艺术、读懂创作，真的希望这样的
活动能一直办下去，把我们的夜生活填得更有文
化味儿。”赵女士的感慨，也是现场很多观众的共
同心声。

作为主讲人之一，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
学院的研究生杜晓，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艺术从
封闭工作室走向城市公共空间的独特魅力。以往
的学术交流大多局限在美院的校园围墙里，大家
聊的都是圈内熟悉的专业概念，而这次在街区的
夜谈里，她必须把自己沉下心做了很久的研究、打
磨了很久的创作思路，转换成普通人能听懂、能共
情的表达。在和台下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
面对面交流的过程里，她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表达
能力，更实实在在触摸到了艺术传播的真正意义：
那些原本只存在于论文和工作室里的研究，走出
象牙塔之后，能变成点亮普通人审美感知的微
光。作为青年艺术学子，能亲手为家门口的街区
注入鲜活的年轻活力，参与到城市的社会美育里，
这种充实感是校园里的课堂永远给不了的。

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研究生曲闻捷，也
把这次夜谈沙龙当成了自己珍贵的课外实践。在
这里，他们不再对着专业评委输出内容，而是用分
享、展示、互动的轻松方式，把多年的专业学习成
果，转化成了所有人都能感知、能对话的公共艺术
内容。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跨界交流、和现场的普通
观众真诚对话的过程，也让他对艺术的公共价值有
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青年艺术创作者不能只关起
门来做好作品，更要学会把作品背后的温度讲出
来，让更多人看见“艺术不是少数人的专属”。

这场发生在海河岸边的青年夜谈，早已不只
是一场面向小众的艺术分享活动，它正在成为天
津城市文化塑造里最鲜活的注脚：当青年学子的
创作热情跳出校园围墙，当专业的艺术内容嵌入
城市的公共夜晚，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就不
再只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底色，更添上了一层
属于当代青年的、鲜活的、有温度的艺术微光。这
些散落在街区里的艺术夜话，正在慢慢重塑天津
的城市文化气质，让海河的夜晚，除了流转的霓
虹，还有不断生长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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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秦琦 让天津绒花走进年轻人的烟火日常
记者 张洁

绒花谐音“荣华”，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祈愿。在天津，过年戴绒花、结婚戴

喜字花，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民间习俗。去年，“富贵”绒花制作技艺被列入和平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从奶奶手中传下来的手艺，如何在第四代传人秦琦这里

焕发新的光彩？日前，这位“90后”传承人讲述了一朵绒花背后的故事。

今年夏季，天美艺术街区接连推出“天美夜校”

“青年策展人展览”“银发动心日”等一系列艺术活

动，点亮了海河艺术之夜。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

浸式观赏各类兼具深度与特色的艺术展览；不少普通市民，第一次拿

起工具完成自己的创作，捧着亲手做出的作品久久不愿离去，真切体

会到了与艺术相遇的心动；还有许多小朋友在AI（人工智能）赋能的

3D（三维）建模艺术体验里快速上手，把脑海里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变

成了触得到的实物。

天津的城市文化，在一个个充满艺术灵感的夏日夜晚，不停生发、扩展。

海河艺术之夜
在天津的夏夜和艺术撞个满怀

记者 郭晓莹

追踪热点

秦
琦

奶奶传下来的手艺

是咱天津独有的烟火气

记者：绒花在天津人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秦琦：天津是中国绒花手工艺的重要起源
地之一。绒花始于唐代，明代已形成产业，至
清代发展至鼎盛，初为“宫花”，主供宫廷御
用。旧时天津卫，“戴花”之风尤盛，“闺女要
花，小子要炮”的民谣传唱至今。聚宝盆、金叶
牡丹、鸿运迎春、富贵花、海棠花……各式绒花
各有吉祥寓意，早已融入天津人的年节记
忆。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懂，觉得不就是朵花儿
嘛。现在做着做着就知道了，咱天津跟别的地
方不一样，别的地方可能就是戴着好看，在咱
这儿，它是年俗，是日子里的东西。这花儿从
老辈子传下来，到了咱们手里，还得往下传。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绒花制作的？

秦琦：最早就是跟家里做，我大概上小学
的时候，放学回来要帮奶奶去粘喜字花，说实
话当时挺不愿意干的，小孩子坐不住。后来这
几年国潮热起来，绒花突然又火了，大家好像
一下子都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也跟着重新做
了起来。真正开始觉得有意思是在几年前，就
在家做点小手工，慢慢就捡起来了。其实我本
身是学美术的，在美院学的电脑艺术设计，跟
绒花没有直接关系，但审美是相通的。

记者：您的家人一直从事绒花制作吗？这

门技艺传到您这里是第几代了？

秦琦：对，家里以前就在武清区曹子里镇一
带，那时候周围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小时
候到了10月，就得帮家里干活儿，一直忙到过年。
那时候觉得挺烦的，现在想想，那都是根儿上的东
西。奶奶做这个得有40年了，这次申报非遗我们
翻出来以前的老绒花，颜色还特别好。天津这边
的染色和北京、南京那边不太一样，颜色保存得
久。这门手艺传到我是第四代了，继承下来的主
要是染色技术以及独有的组装方式和梳绒手段。

梳绒我们讲究“三轻一重”，轻轻梳三下正
面，反过来再梳一下背面，让绒丝充分被梳开，
把表面的纹理刮出来。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
绒花时没有这个手法，梳得比较快，断丝就
多。染色上我们讲究“浮归”，就是把颜色最终
都归到线上，染出来很均匀，不会一块深一块
浅。原料用的是桑蚕丝，分一级、二级、三级，
染料用植物染料。

记者：家里人支

持您做绒花吗？

秦琦：我一直是
居家办公的状态，时
间相对自由。另外我

跟朋友两口子合伙开了一家综合手工商铺，大
家都挺支持我做绒花的。说实话，单靠绒花很
难养活现在的年轻人，只能是以爱好养爱好，
希望以后能真正把它做成事业。我喜欢制作
绒花，把各色蚕丝一步步塑成一朵花，这个过
程本身就特别有成就感。把一段时间“物化”
成一件作品，我生命里的这段时间是什么心
情，做出来的花儿就是什么样子。高兴的时候
和烦闷的时候做出来的花，看着就不一样。

记者：做绒花这么多年，有没有让您特别

触动的事儿？

秦琦：两三年前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
那时候我一直在做绒花，自己觉得手艺已经挺
不错了，不仅专门跑去北京、南京拜访过别的手
艺人，平时也常在网上跟同行交流经验。结果
家里老人看完我做的活儿，直接泼了冷水：“你
这么做，早晚得饿死。”我赶紧问他哪儿不对。
后来赶上放假，老人直接带我去了曹子里镇的
花场实地看了一圈，我当场就被震住了。

那里六七十岁的老艺人，一边拉着家常一边
手上不停，动作快得你根本看不清。人家还会自
己动手改工具，干活效率特别高。后来绒花圈子里
流行的那种“打尖机”，说穿了就是顺着当年他们那
套思路研发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最关键的那
些精细活儿，到最后还是得靠手工才能完成。

记者：一朵绒花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哪些

工序？哪一步最难？

秦琦：绒花以天然蚕丝为“肉”、铜丝为
“骨”。从蚕茧开始，要经过抽丝、烹丝、脱胶、
染色，然后才形成我们手里的一绞一绞的蚕
丝。接着我们要排线、梳绒，把蚕丝按颜色排
列好，架在梳绒架上，用棕刷把纹理刮开、变蓬
松，然后用铜丝把蚕丝固定住，再用绒排剪剪
成一条一条的小绒条。前前后后几十道工序
一道都不能少，全部是纯手工。

报废率最高的环节就是剪绒条。一个绒
排按需要能剪出十几到上百条，剪的时候丝线
是滑的，一捻就容易掉，掉了那段就废了。修
绒的时候报废率也高。近两年原材料价格涨
得厉害，以前染好的蚕丝大概一元钱一克，现
在翻了好几倍，成本压力确实很大。

天津绒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南京绒花颜
色鲜艳，造型饱满，作品多是桂花、桃花这类；北
京绒花主要做绒鸟绒兽，在南方旅游城市很受
欢迎。天津绒花以大红大绿为主，走的是喜庆
吉祥的路子。你看那些聚宝盆、喜字花，全是这
个风格。可能在其他城市它只是装饰，但在天
津，它是每个老百姓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民俗
首饰。谁家过年不戴朵花儿？谁家娶媳妇不戴
朵花儿？这就是咱天津独有的烟火气。

传统工艺加上当代创意

天津绒花有自己的讲究和骄傲

记者：纯手工制作无法量产，您怎么看待

慢工出细活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矛盾？

秦琦：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按我们手里
的订单算，从现在开始做，到明年9月都不一定
做得完。你要求了技术、要求了细节、要求360
度无死角，那就必然不能要求速度。但我们也

有应对的办法，工作室设在
广州，那边有七八个簪娘一
起干，实行流程化作业，有人专门梳绒，有人专门
搓绒条。天津这边10月一过就闲不住了，老一辈
开始搓过年用的聚宝盆，做多少卖多少。

我觉得守正和创新并不冲突。没有创新的
话，“正”也很难守得住。我们做聚宝盆的同时，也
在做海棠花系列，还有摆件、胸针、团扇上的装饰
等。必须在这个时代先活下来，才有资格谈传承。

像今年海棠花节那款海棠绒花，是按照五大
道西府海棠的样子做的。颜色有深有浅。我们
把颜色排了好几个版，花瓣做出来之后全倒在一
个箱子里混合均匀，随机取用。大自然的花颜色
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做出来的花也应该不一样。
从过完年开始做，一共做了80朵，基本卖完了。

记者：您在造型和工艺上做了哪些创新？

秦琦：在技术上，比如我们把花瓣用夹板夹
扁，会再过一遍定型液。传统技艺中，我们会用
熨斗把花瓣熨扁，但不过定型液，还是保留绒的
质感。如今，我们把花瓣过了定型液，成品之后
就好打理了，佩戴的时候有点变形，用手一捏就
能调整，放盒子里挤一下也不怕。传统的绒花比
较娇贵，忌油、忌水、忌灰尘、忌挤压，不便碰触。

在设计上，我们如今更考虑实用性。头花主
体用的是夹子，不是传统的簪子。现在大家发
量、发型长短都不一样，簪发也不是人人都会，夹
子就方便多了，短发能戴，男士也能戴。今年京
津冀非遗联展上，真有男士买走了。古人说“男
儿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男儿头”，以前新郎官、
状元郎都戴绒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新材料也
用了不少，寿山石、淡水珍珠、三维打印的底托
儿，还有树脂的小配件，传统的工艺加上当代的

创意，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记者：“富贵”绒花制作技艺被列入和平区非

遗后，您感受到哪些变化？做了哪些推广活动？

秦琦：在被列入和平区非遗名录后，我感觉宣
传时有了更多底气，我们天津的老手艺，终究还是
会被大家认可的。它不是那种几块钱一个、过年
戴一戴就扔了的东西。希望有一天，它能和狗不
理包子、泥人张等这些天津名片站在一起。这是
对前辈们的一种尊敬，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目前我们推广活动做得挺多的，主要在社区
和学校做活动，过年期间特别忙。那些四五十岁
的阿姨们，对绒花有最基本的了解，以前都是买现
成的聚宝盆，现在自己动手做出来一朵花，能看到
她们眼中有光、特别开心。大家围着你问东问西，
那种热情会让你觉得，大家是真的想了解这个东
西。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学东西的劲头很足，
我对他们特别有信心。

记者：学绒花有难度吗？当前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

秦琦：有难度。首先得坐得住，这是最基础
的。另外还有一些要求，你不做绒花的时候，手得
擦护手霜保养着；但真正做的时候，手又得洗得特
别干，要不然梳绒的时候绒就梳不开了，就跟头发
油了以后粘在一起一样。手太干了也不行，蚕丝
会挂手，满手都是丝。

如今，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活儿太多，人手
不够。这东西得一点一点做，想走捷径不是没考
虑过，但终究是不行的。

记者：绒花在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秦琦：以前比较浮躁，我做绒花这些年，心态
平和很多，至少能坐下来安安心心做一件事了。
绒花其实它就是日子本身。（秦琦指着柜子里的一
朵绒花。）你看这朵老绒花，是我奶奶40年前亲手
做的，颜色一点没褪，针脚还在，如今和这门手艺
一起传到我手中，是“长”在血脉里的。现在年轻
人喜欢国潮，喜欢老东西新做，我觉得这是个机
会。一朵绒花一点一点被做成，里面装的是手艺
人做它那段时间的心情。这大概就是手工最骗不
了人的地方，也是传承最要紧的东西。手艺这东
西，你用心做了，花能看得出来，人也能看得出来。

我希望更多人认识我们天津绒花。你看现在
大家提起来，多半是北京绒花、南京绒花，知道天津
绒花的人还不多。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天津绒
花也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流派，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天
津在这个民俗方面，有自己的讲究、有自己的骄傲。

天津

特色绒花

“银发动心日”活动。


